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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马球运动参与人群再探
何 颖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管理部，陕西西安 710061）

   摘要   

▲

一般认为唐代马球运动的参与人群，只有社会中上层阶级。实际上，唐代下层民众也有打马球者。马球运动的

实际参与人群更为广泛，不仅包括直接打马球者，还包括与马球运动相关的间接参与者，如相关配套物品或设

施的制作者、管理者、喜好人群、围观群众等。文章将对之逐一梳理和论述，并指出唐人痴迷马球运动之根本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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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球运动是唐代自上而下持续盛行二百多年而不衰的一

项体育运动，其受欢迎程度也是唐代其他体育项目无法比拟

的。不仅社会中上层阶级打马球，依附于上层贵族的部分下

层民众也打马球，实际参与人群则更为广泛。本文将对这一

特殊历史现象的参与人群进行较为详细的梳理和论述，并试

图探寻唐人痴迷马球之根本原因。

1　直接参与人群

1.1　社会中上层阶级

1.1.1　皇帝本人及皇室贵族

《资治通鉴》记：“上（唐中宗）好击球，由是风俗相

尚。”［1］在中宗影响下，唐朝许多皇亲都喜欢打马球，且球

技很好。《唐语林》记：“玄宗尝三殿（即麟德殿）打球，

……上好击球。”［2］唐朝共有二十一位皇帝，史书记载的马

球高手就有多位。除玄宗外，敬宗“善击球”［3］，宣宗“弧

矢击鞠，皆尽其妙”［2］，僖宗“尤善击球”［3］。皇帝的酷爱

和倡导使皇室贵族对马球运动十分热衷，玄宗时“诸王每日

于侧门朝见，归宅之后，即奏乐纵饮，击球斗鸡”［4］“驸马

武崇训、杨慎交洒油以筑球场”［1］。节愍太子墓［5］和嗣虢王

李邕夫妻合葬墓［6］均出土了马球图壁画。

1.1.2　军中将士

马球运动是一种重要的骑兵训练方式。玄宗曾指出“盖

用兵之技也。武由是存，义不可舍。”［7］下诏将宫中马球运

动推向全国，打马球逐渐成为“军州常戏”。韩愈在《汴泗

交流赠张仆射》中记：“球惊杖奋合且离，红牛缨绂黄金羁。

侧身转臂著马腹，霹雳应手神珠驰。”［8］张仆射，即张建封，

为德宗时期著名的军事将领，时任徐州刺史，韩愈为其幕

僚。韩愈对军中打马球颇有微词，张建封回写《酬韩校书愈

打球歌》，他用“杖移鬃底拂尾后，星从月下流中场。人不

约，心自一”［9］表明打马球对于训练士兵马术和培养军人合

作精神的重要意义。唐代中后期在左右神策军中设有“击球

将军”，不少将士因高超的马球技术被委以重任。

1.1.3　部分文人

在皇室贵族和军队普遍盛行打马球的影响下，唐代的文

人士大夫包括文职官员和科举考试的学子也喜欢打马球，并

有擅长者。如德宗时司徒兼中书令李晟在永崇坊有自筑球

场［10］，文宗时户部尚书王源中假日会与兄弟们在家中打球。

《南部新书》记“至清明……新进士则于月灯阁置打球之

宴”［11］。。僖宗时还发生过及第进士与神策军为争夺月灯阁球

场展开的马球赛［12］。新科进士刘覃无疑是唐代文人马球水

平的极好展示者，马球运动的盛况可见一斑。

1.1.4　权贵子弟

皇室贵族及权贵的喜好往往会影响其子女的喜好，打马

球亦如是。李白有：“君不见淮南少年游侠客，白日球猎夜

拥掷。”［13］中唐李廓有“长拢出猎马，数换打球衣。”［14］可

见打马球已经成为当时贵族少年的日常娱乐活动，与狩猎齐

名。新科进士、马球高手刘覃正是一位权贵子弟，其父为晚

唐僖宗朝淮南节度使刘邺。

1.2　依附于上层贵族的部分下层民众

1.2.1　侍女

唐人对歌舞音乐十分喜爱，皇宫和官僚家中普遍蓄养有

歌舞艺人，又由于在唐代女子骑马出行已是寻常之事，这些

艺伎往往成为女子打马球的主力军。例如临潼关山唐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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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件白陶彩绘打马球女俑［15］，扬州邗江泰安出土一件女子

击球纹铜镜，故宫博物院也有类似铜镜［16］。达官贵族家中

侍女打马球的形象可见于初唐名将王雄诞夫人魏氏墓［17］。

1.2.2　宦官

皇帝喜欢打马球，自然十分看重马球高手，皇帝身边的

近臣宦官常以马球作为晋升的阶梯。如《新唐书·仇士良

传》记他告老还乡之时对送别宦官说：“天子不可令闲暇，

暇必观书，见儒臣，……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

悦不知息，则少斥经术，暗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

往哉？”［18］这里的“球猎”即打马球和狩猎。无疑，宦官是

中晚唐宫廷马球运动持续盛行的积极推动者和重要参与

人群。

1.3　胡人也是唐代马球运动的重要参与人群

《封氏闻见记》记，太宗时，“升仙楼有群蕃街里打

球”［19］。胡人无疑是初唐时期马球运动的发起者、引领者和

重要示范者。据统计，文献资料和碑铭墓料中记载的胡人贵

族约有百人，其中绝大多数是蕃将，也有一部分是文职官

员［20］。在皇室贵族和军队普遍盛行马球的浓厚氛围下，胡

人蕃将和被汉化的胡人士大夫自然也不可避免。章怀太子墓

和李邕墓中均有胡人马球手的形象。

2　间接参与人群

唐代马球运动的间接参与人群，主要指与马球运动有关

但是却未上场打球的那部分人群。马球运动的兴盛不仅体现

出唐代体育活动的昌盛，也体现出唐代经济文化的繁荣。每

一场精彩马球比赛的成功举办都离不开精心准备的场地、赛

马、马球、球杆和球服等物质准备，也离不开大量社会工匠

和管理人员的参与。

2.1　与马毬运动相关的马匹、配套物品和设施的制

作者

唐诗中的“彩球”和“七宝球”即指涂有色彩或镶嵌有

装饰物的马球，“宝杖雕文”则指刻有文字的马球杆，还有

“数换打球衣”，这些都说明社会上必然存在专门制作马球、

马球杆、马球衣等配套物品的人群。比赛专用的马匹也需要

专门的饲养和训练人员，球门、记分牌等球场辅助用品也必

然需要相应的制作和管理人员。

修建和维护马球场地也是一项费人又费力的工程。据

《资治通鉴》记僖宗乾符二年（875年）高骈为西川节度使，

遇“突将作乱”“时方修球场，役者数百人”［21］。唐朝的皇

室球场主要集中在长安和洛阳的宫城、禁苑、内苑及离宫别

苑，长安城大明宫遗址东内苑曾出土一块含元殿及球场石

碑。中晚唐时期的马球场地已经遍布全国各地，除皇室球场

和达官显宦的私宅球场外，各州郡也设置有专门的马球场。

例如福建福州市发现一块宪宗元和八年（813年）球场山亭

记石碑，这一球场延续了百余年，清理出的球场表面仍坚硬

而富有弹性［22］。

2.2　与马球运动有关事务的管理者及其他幕后参与

人员

唐代马球运动的兴盛与皇帝的高度重视有关，除击球将

军外，宫内还设有专门的“击球供奉”。至于地方的马球运

动，很可能已经被纳入了地方政务并成为官员政绩考核的重

要事项之一。例如《唐国史补》记宪宗曾问：“人言卿在荆

州，球场草生，何也？”［23］此外，马球比赛的现场还需要裁

判和计分人员，贵族平时打马球也离不开相关的教授和陪练

人员。

2.3　配乐人员

唐代打马球时还必须奏乐，唐人南卓编撰的音乐史料

《羯鼓录》之“太簇商”中就有专门的“打球”乐［24］。羯鼓

是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龟兹、高昌、疏勒、天竺等地的居

民都使用羯鼓。南北朝时经西域传入中原，盛行于唐开元、

天宝年间。《旧唐书》记敬宗“御中和殿击球，赐教坊乐官

绫绢三千五百匹。”［25］地方马球比赛时的锣鼓队等也必不

可少。

2.4　喜好人群和围观群众

马球表演是唐人节假日里必不可少的娱乐项目。除社会

马球赛外，宫廷也在寒食节安排打马球。《幸梨园观马球应

制》中写道：“令节重遨游，分镳应彩球。”［26］《册府元龟》

记：“宪宗元和二年（807年）丁丑，以寒食节御麟德殿宴

宰臣杜佑、武元衡……，帝与之击球于庭。”［27］清明节新科

进士的“打球之宴”，唐末昭宗被迫迁都洛阳时“所余击球

供奉、内园小儿共二百馀人，从上而东。”［28］这些都反映出

唐人对马球的痴迷之情。边塞地区对马球运动也十分热衷，

如敦煌杂言歌词中记述过马球赛，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

出土过彩绘泥塑打马球俑。唐人不仅喜欢白天打马球，夜里

也打马球，甚至居丧期间也不避讳。唐诗中还有冬季冰上打

马球的诗句。

至于马球运动围观群众的范围则更为广泛，上至皇帝下

至庶民百姓，不分身份贵贱，各个社会阶层都可能参与。皇

宫内的马球场不仅面积广大，而且平坦光滑，两边大多建楼

亭，便于皇帝和大臣观摩。社会下层民众喜爱观看马球赛的

热情也不可忽视，讲究一些的马球场往往设有围墙、看棚、

观台等，并且围观群众常有喝彩“唱好”习俗。

3　结语

唐代马球运动参与主体级别之高、参与人群之众以及流

行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根本原因在于唐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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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和文化观与其他历史时期十分不同，他们在精神上更

为轻松自由和开放包容，本质上需要一种能够尽情展现自

我，热情奔放、勇猛刚劲的健身或娱乐方式。相比蹴鞠、相

扑等竞技类体育活动，马球运动的竞技性和观赏性更强，可

以很好地满足唐人的视觉审美和娱乐需求。所以说，唐代马

球运动是一项自上而下能够使全民参与其中的体育和娱乐活

动，是唐人追求物质和精神双重享受的必然结果，反映出唐

代体育文化和市民文化的高度繁荣。

唐以后，五代十国时期的马球仍然被喜爱与追捧，宋辽

金时期的上层阶级依然推崇马球运动。不过，宋以后社会文

化开始从刚健勇猛向温文雅的方向演变，除了在军队沿用

外，上层阶级的健身娱乐方式逐渐被“捶丸”这种较为缓和

的新运动方式所代替，马球运动逐渐衰落，至明中叶以后史

书中已不见记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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